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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少年萨苏的视角展开，聚焦他的
额布格（蒙语，意为爷爷）德木图的治沙人
生。从爷爷德木图“人拉肩扛”的原始治沙，
到父辈引入滴灌设备、无人机打药、植树机器
人的科技赋能，再到少年萨苏的“青春接力”，
治沙手段在变，但对土地的热爱与责任从未

改变。
作者许廷旺用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看到

治沙人的坚守不是孤立的：家人的默默支持、
乡亲们从质疑到追随、返乡年轻人的新鲜力
量，无数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才筑起了辽西北
的“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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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布格的树》

在沙地深处，种下一生的坚守

《有趣的人工智能》
韩冬兵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天空辽阔，幽蓝如海。天空下浮着几朵白云，
那是什么样的云？就像把一大团棉絮缓缓拉开，能
看到细如发丝般的棉絮。没过多久，这些云聚集在
一起，小的如花瓣，大的如小丘，静静地悬在头顶。

阳光从高空倾泻而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阳
光呢？像不含任何杂质的泉水，清亮、透明。在阳
光下站久了，哪怕有天大的烦心事也变得心静如
水。

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德木图骑在大青背上，
手搭在眼前，眺望着四野。

沙丘上明晃晃的，有微风袭过，从某个角度望
去，竟能看到一束奇异之光。奇异之光来得神秘，
去得也神秘，来不及眨眼睛，就倏地消失了。沙丘
下遍布着植被，那些蒿类有着丰富色彩，大都呈深
红、紫红、粉红……有一簇不知名的植被竟是金黄
色，是那种果实熟透的黄。

他用大手抹了抹汗津津的额头，绛紫色的面庞
笑成两朵红艳艳的花。今年雨水好，就连沙地里的
植被也比往年丰富。他穷尽视线，叹息一声，竟然
没有一棵树。

尽管他的声音很轻，大青还是听到了，收住四
蹄，回望他。

如今，现代交通工具涌入生活，摩托车、汽车随
处可见，但他喜欢骑马。从年轻时起，他就养成了
骑马的习惯，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仍保留着这个习
惯。

大青陪伴他二十多年了，它有感情，有表情，也
有肢体语言，哪怕他一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眼神，它
都能心领神会。它不是简单的坐骑，而是陪伴他的
伙伴。

这不，刚才他只是轻叹一声，大青就意会了。
在空旷的沙地里，再也没有比心心相印的伙伴相陪
更惬意的事情了。

他疼爱地拍了拍大青的肩胛，大青收回目光，
平伸着大头，向远处走去。

两个多月前，他从苏木达（蒙语，乡长）岗位上
提前退下来，应该享受清闲生活了，谁也没有想到，
退休的第二天，他骑着大青出门了。大青懂得他的
心思，知道他要去往哪里，像眼下一样。

一座高高的沙丘出现在视线里。大青收住四
蹄。

德木图下了马，倒背着双手，缓缓向沙丘上走
去。大青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沙丘上笼罩着一
片金光，河水一样，向远处流去。沙粒呈金色，泛着
迷人的光。尽管是秋天，一些植被依然茂盛。

他坐在沙丘上，连眉梢上都漾着惊喜。他打开
皮囊（用皮子做的袋子，往往用来装酒、酸奶等），用
力抿了一口，酸奶（牛奶自然发酵，变酸，有扛饿、解
渴作用）在唇齿间氤氲开来，带走了一身的疲惫。

他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沙地，连户人家都没
有。半个世纪前，这里可是水草丰美的草地。谁也
没有想到，半个世纪过去，这里变成了无边无际的
沙地。他可是亲眼看着草地被侵蚀的。

草地不见了，沙地出现了。科尔沁草原变成了
科尔沁沙地。

“咳——”
大青猛地抬起大头，停止咀嚼，注视着他。那

目光如此清澈，像人的一双眼睛，凝视着他。不知
不觉，一段段往事如秋日阳光绽放，带着快感，也有
着淡淡的痛感——

由知名科普作家张辰亮倾
心撰写，是一本专门为喜爱昆
虫的孩子们打造的昆虫学入门
书。全书讲述简明却系统，文
字有趣而不失专业，插图兼具
科学性和艺术性。书中详细介
绍了昆虫全家族 28 个目的系
统分类和基本特征，还涉及昆
虫的行为、生活史等硬核知
识。此外，小亮老师倾心传授
多年“玩虫心法”，让你一窥昆
虫学者的科研日常。

一本专为青少年打造的人
工智能实践启蒙书，以“感官系
统”“超级大脑”“智能伙伴”等
生动比喻解析AI核心技术，通
过多种场景，直观展现机器学
习、计算机视觉与大语言模型
的工作原理，同时引导读者用
图形化编程实现各种趣味项
目。还设置了技术漏洞测试和
AI使用守则的相关内容，以培
养读者的批判性思维与技术责
任感。

德木图参加工作，成了苏
木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不到
四十岁就当上了苏木达。

一天，办公室的门被猛地
推开，来人是巴彦牧点的负责
人。

“苏木达，”负责人抹了一下
脸，双手拍打着，“你去看看吧。”

德木图看到负责人一脸
沙子，心里很不好受，清楚他
为什么而来。他从小生活在
沙地里，知道环境艰苦，别的
不说，空气里仿佛就有细沙，
在外面行走一天，灰头土脸
的。哪怕无风天也起沙，桌子
上莫名就有一层细沙。

他想到情况糟糕，可没有
想到糟糕到如此程度。巴彦
牧点的房子被沙丘吞噬了。

去年冬天，他来过这里，
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仅过了
一冬一春，沙丘就逼进了牧
点，侵占了房子。走进院子，
情况稍好些，还能看到门、
窗。不过，门、窗下面也堆积
着沙子。如果起风，沙子就会
从门、窗流进房间，人就危险。

他视察了整个牧点，十几
户，家家如此。这里已经不适
合人居住，只能搬迁，可搬迁
就能阻止沙丘流动吗？它还

将蚕食下一片草地，下一个牧
点。沙丘太可怕了！连他也
没有想到，仅隔了一年多，发
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沙
地里竟然发洪水了。洪水发
生在苏木通往旗里（旗是内蒙
古自治区牧业行政单位，相当
于县一级政府。人们出于习
惯，往往把政府所在的地方简
称为旗里）的唯一公路旁。公
路在远处甩了一个急弯，公路
走势之所以突然发生变化，是
因为那里的地形特殊：三条河
流的汇集处。三条河都是季
节河，平时根本没有水，河床
都莫名消失了。进入七月份，
也就到了雨季。今年雨水出
奇地大，几天之内，河水汹涌
而至，聚集在一起，用力冲刷
着公路。

德木图看到洪水吃惊不
已：浑浊的河水沿着公路咆哮
而来，咆哮而去，如果不是公路
一侧有大树坚守，公路已经不
存在了。这些大树有些年头
了，清一色的柳树，成年人才能
搂抱过来。由于长时间被洪水
冲刷，一部分树根裸露出来。
不过，这些大树依然坚挺。

《额布格的树》,许廷旺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人们聚集在牧点外的路
口，说是路口，其实土路被沙
地埋没了。大家在等一件重
要的事情——一辆汽车来给
他们送粮食。明明说好，清晨
汽车就能到，可过去大半天
了，始终不见汽车的踪影。

牧点负责人坐不住了，骑
马去迎汽车。他这一走，连人
带马没了音讯。

太阳已早早移过头顶。
这时，负责人出现了。
大家吃惊地看着他，他浑

身灰秃秃的，脸上遍布汗水与
尘土。再看那匹骏马，似乎身
体里的水分被蒸发掉了，戗毛
戗刺的。

负责人神色紧张，发出嘶
哑的声音，一边让人给骏马饮
水，一边招呼全牧点的人，不
管男人、女人，前去解救汽
车。全牧点的人都出动了。

原来，拉粮的汽车罢工
了，像个懒汉，不肯挪动一
步。司机发动汽车，汽车在轰

鸣，众人围在汽车周围，使出
浑身力气，让汽车动起来。汽
车只要一动，哪怕再烂的沙
地，都如履平地。

汽车缓缓行驶，在众人撤
下后，仅仅前行了几米，排气
管里排出一团团黑烟后，最终
熄火了。

“这个鬼地方！”司机狠狠
地踢着轮胎。众人明白了汽
车为什么不动。于是，有人出
主意，在汽车前面拴两根绳
子，前有人拉，后有人推。本
以为这样汽车能顺利地驶到
牧点，哪知道，在准备翻过沙
丘时，汽车彻底耍赖了。

一座高高的沙丘挡住了汽
车，哪怕有众人帮忙也无济于事。

众人折腾了一天一夜，最
后不得不靠最原始的办法：身
背肩扛，把粮食运到牧点。

这一幕，给只有八岁的德
木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
次回忆起，他都一脸苦笑，无
奈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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